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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诗对唐与吐蕃通使活动的书写〔∗〕

○ 王树森１,２

(１．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２．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５３)

〔摘　要〕唐诗中对于唐与吐蕃通使活动的书写,反映唐与吐蕃之间有着多样的交

往形态,不仅有中央层面的使节往还,地方上也有密切走动.通使诗情感内容的发展变

化与唐蕃关系的曲折变迁息息相关,是社会心理波动曲折的典型标本.和平友好是通

使诗歌永恒的主题,其中包含着珍贵的历史信息,证明唐蕃都有维护友好的真挚意愿,

并且为之付出了细致深入的努力,为汉藏两大民族的融合一家奠定基础.这些诗歌还

让人看到:作为通使活动的主体,入蕃使节对于个人命运的嗟叹,对于国家前途的牵心,

特别是在苦难中表现出来的奉献牺牲精神.
〔关键词〕吐蕃;走向;形态;意愿;命运

唐代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其中,尤以中原李唐王朝与高

原吐蕃政权之间的战和往来历时最久、范围最广、影响亦最为深远.〔１〕唐与吐蕃

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攻守进退,直接催生出兄弟民族间持续深入的通使活动.对

于唐蕃通使,当时社会关注度很高,诗歌中也有不少描写.唐诗对于唐与吐蕃通

使活动的书写,尽管吴逢箴先生曾对唐人送入吐蕃使诗有初步梳理,〔２〕余恕诚先

生等对中唐入蕃使节吕温诗歌亦做过考察,〔３〕但前者讨论的内容尚限于通使活

动的一个方面,后者所专注的则仍只是一个典型个案.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唐代

诗歌中有关唐与吐蕃通使活动的书写(包括唐人送入吐蕃使诗,唐朝入吐蕃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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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以及概括描写唐与吐蕃通使活动的诗歌等),进行全面讨论.

一、展示唐与吐蕃交往的多样形态

范文澜先生曾指出,唐与四邻之间总体上存在着五种关系,即反对侵略、进
行侵略、保护弱国、通婚和亲与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４〕但是唐与吐蕃的关系,其
内涵与影响则要丰富得多.两百余年间,既建立舅甥一家的亲戚关系,也留下刀

兵相见的血泪记忆.双方的接触碰撞,其影响也不限于本身,而是广泛地关系到

本地区的政治军事版图的重构,牵连进来的其他民族政权也有不少.唐诗中的

相关书写,其意义首先即在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唐蕃关系的复杂形态.
唐与吐蕃作为当时亚洲大陆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政权,其中央层面的交流纠

葛一直起着基础性作用.从相关诗歌中可见,各自最高统治集团,既要弥合军事

冲撞所造成的关系紧张对立,又能尽力维持着亲戚间的密切走动.
唐与吐蕃在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同时崛起,又均具有强大实力,因而军事冲

突在所难免,有关通使活动,往往发生于高烈度的军事碰撞之后.譬如初唐张说

«送郭大夫元振再使吐蕃»诗、杜审言«送和西蕃使»诗,创作于高宗、武后朝唐与

吐蕃初次争战之后.当时,双方都意识到武力对抗的巨大破坏性,都有主动选择

休兵罢战的意愿,为着和平目标的有关通使活动因此得以密集展开.同样,唐蕃

经过代宗朝新一轮惨烈杀伐,德宗即位之初彼此间又谋求恢复和好.由此便有

了建中年间双方为了清水会盟而展开的和平通使,中唐李益«送常曾侍御寄题西

川»、〔５〕韦应物«送常侍御鲁却使西蕃»即作于此时.这些诗歌不仅高扬和平友好

的主题,其存在本身,也证明唐与吐蕃的通使,确有相当部分乃为实际的政务交

涉,并非仅是单纯务虚层面的礼节性互访.
当然,由于唐与吐蕃之间,还有着非同一般的舅甥亲戚关系,而且唐王朝的

两位和蕃公主———太宗朝文成公主与中宗朝金城公主,均在吐蕃生活了较长时

间,且与母国往来频繁.〔６〕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通使,具有类似于走亲戚一般的

特殊形态.譬如张荐、吕温使团贞元末年出使吐蕃,当时双方并无大的侵伐,那
么此次出使,目的为何? 权德舆«送张曹长工部大夫奉使西蕃»一诗,即明确指

出:
吊祠将渥命,导驿畅皇风.

核诸史籍,方知此行是为了吊祭吐蕃先前病故的赞普.其实唐与吐蕃自建

立舅甥关系以来,类似的告哀、吊祭、通报、贺正等使,经常互派,甚至已经形成了

一种接近制度化的安排.
唐与吐蕃关系之复杂丰富,还表现在双方不仅在中央层面之间有交往互动,

即便是地方上,也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接触联系.中唐元稹«新乐府􀅰西凉伎»中
云:

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
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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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年间,哥舒翰主政河陇前线,大开边衅,史籍中亦无哥舒翰结好蕃人的明确

记载,但元稹这段回顾却保留下哥舒翰主政河陇时的另外一面,作为地方主官,
他与边疆诸族也有密切联络.无论是吐蕃还是更西边的其他部族,都曾遣使结

好(大宛献马,赞普奉裘,必然要派遣使节),是颇能见出当唐蕃关系处在总体平

稳的大背景下,有关边境地区的主政者,既保持相互戒备,同时也能主动释放友

好的意愿.
«西凉伎»所忆之唐蕃地方交往,仍属彼此关系处在蜜月期的景象,那么在中

晚唐时双方关系处于困难的背景下,是否就中断了这种地方层面的联系呢? 与

元稹同时的白居易在«新乐府􀅰城盐州»诗中云:
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蕃东节度钵阐布,忽见新城当要路.

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灵夏潜安谁复辨? 秦原暗通何处

见? 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耆见.
诗中提到的蕃东节度钵阐布,是吐蕃占领河湟之后所委任的东境最高长官.他

贞元初年在任期间,唐方重建边城盐州城防,吐蕃难以再行肆扰之术.为了维护

和扩大既得利益,只有与唐恢复和好.其直接成果就是“鄜州”两句所言,双方的

经贸交流重新展开.而在当时双方依然陈兵对峙的大背景下,要想实现这样的

局面,离不开各自边镇主帅间操作层面上的积极运作、相互配合.白居易«与吐

蕃宰相尚绮心儿等书»中云:
彼要有事,即令使来;此要有事,亦令使往.若封境之上,小小事意,但

令边头节度,两处计会商量,则劳费之间,彼此省便.
又其同题«西凉伎»诗中的一句自注:

今蕃、汉使往来,悉在陇州交易也.
说明当时地处唐蕃前线的主政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推动彼此关系的

改善,地方层面的通使活动,也得到发展.唐与吐蕃的交流交往水平,向着僵局

的打破,已走出可喜步伐.
唐与吐蕃的长时间交流碰撞,并不只发生在两强之间,而是广泛地牵连到有

关各方,譬如德宗朝李泌“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环攻吐蕃的计

策获准实施以后,唐与回鹘、南诏等国的联系逐渐热络,这直接导致了中唐以后

诗坛中描写唐与回鹘、南诏使节往还的篇章增多.〔７〕而敦煌卷子伯３７２０、伯

３８８６、斯４６５４所存之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抄,则见证了作为唐蕃角力

直接产物的西北地方政权———归义军与中原王朝之间所展开的一轮密切的互

动.〔８〕唐诗中的这些内容,都从不同角度与层次,展现了中古时期唐与吐蕃关系

形态的丰富性与影响力.

二、折射唐与吐蕃关系的曲折走向

一部唐蕃关系史,既历时久远,又并非一帆风顺,按,唐与吐蕃的关系,总体

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初识、鏖战、逆转、僵持、新生.从唐蕃订交之初到高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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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朝的第一轮兵戎大举,这是双方的初识阶段,大致时间是公元７世纪３０年

代至８世纪初;鏖战则主要发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７２７)至天宝十载(７５１)期
间;逆转则以安史之乱以后吐蕃乘机蚕食唐西北州郡为起点,至唐代宗广德元年

(７６３)吐蕃短暂攻陷长安为顶峰;而７８３年清水会盟至８２１年长庆会盟,则为唐

蕃关系的僵持期;唐文宗以后特别是唐宣宗在位期间,唐与吐蕃在历经两百年攻

守进退,各自均至衰境之后,双方关系又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这五个阶段的唐蕃

关系变迁及其给中原社会心理所带来的震荡磨砺,在唐诗对于彼此通使活动的

书写中,均能见出消息.
唐在与吐蕃接触之初,并未对其实力有足够估计,但就是这样一个高原新

邻,却在短期内积聚起强大能量,严重威胁唐边防安全.这是唐所始料未及的.
高宗、武后两朝,唐蕃相斗,以武则天的倔强个性,断然不会坐视吐蕃进犯,〔９〕由
武后朝重臣张说所作之«送郭大夫元振再使吐蕃»〔１０〕诗,即形象地反映出角力之

初唐方对于遏制吐蕃扩张势头的志在必得,诗首四句云:
犬戎废东献,汉使驰西极.长策问酋渠,猜阻自夷殛.

首言“废东献”,开宗明义,将唐蕃交侵的罪责归于吐蕃中止贡献,表现出明显的

大国自尊心态.“汉使”以下,极言郭元振远使问罪的声势,第四句着一“自”字,
富有情味地传递出对使节出使效应的自信.但既然诗题明言“再使”,说明首四

句应该是回顾初使情况,真正促成郭氏再使吐蕃的,应是唐蕃再燃战火,即此诗

后面所云之“金方事未息”,由此可见,吐蕃对于唐的寇扰,已非速胜所能克服.
社会心理的总体昂扬,与实际形势的不如人意,唐蕃关系的曲折困难局面,显然

已经在张说此诗透露.
吐蕃在高宗、武后两朝所展开的东向扩张,虽然并未完全达成目的,但唐方

却就此领教到这位新邻的实力.张说诗十余年后,杜审言又做了一首«送和西蕃

使»,即能反映出唐方看待吐蕃心理的微妙变化:
使出凤凰池,京师阳春晚.圣朝尚边策,诏谕兵戈偃.拜手明光殿,摇

心上林苑.种落逾青羌,关山度赤坂.疆场及无事,雅歌而餐饭.宁独锡和

戎,更当封定远.
按,据陶敏考证,杜审言此诗作于７０３年,所送者为桓彦范.〔１１〕从“长策问酋渠”
变为“诏谕兵戈偃”,说明唐王朝此时已经暂时修正了对吐蕃的居高临下心态,承
认吐蕃之患并非一意依靠武力所能简单解决,因此有在外交上谋求休兵止战的

必要(其直接成果,就是促成中宗朝金城公主的入藏).这一策略转变,一个显著

的衍生效应,便是使节在民族交往大局中的作用受到重视,诗歌最后两句,所以

要对远使前程予以殷勤祝愿,就是出于将王朝安危寄予使节操持的心理考量.
伴随着唐玄宗即位后对吐蕃政策的再次转向激进,特别是开元十五年(７２７)

后玄宗愈来愈倚重武力,到后来甚至奢想以军事行为一劳永逸解决以吐蕃为代

表的西疆边患.全社会也因此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那些在前线厮杀的将士身

上.唐与吐蕃各种名目的通使活动虽然仍在持续(譬如围绕金城公主的使节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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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堪称密集),但此时已不易博取社会关注度,终玄宗一朝,描写唐蕃通使的诗歌

难得一见,与如此的民族关系及边疆经略形势关系甚密.
突如其来的渔阳鼙鼓,让在天宝后期一度疏远的唐蕃关系,又迎来新的转

机.安史乱起,一方面唐方因为大举征调西北边兵回防京洛,有安顿吐蕃以免西

疆生变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吐蕃起初可能并未料及一场叛乱足以暴露唐方实

力暗弱,因而曾主动产生过助兵讨逆的动议,双方通使由此再度密切,其所影响

及于诗歌创作,有两点重要表现.一是将唐蕃通使作为重要素材写入诗中.当

时,杜甫正在西行,其途中所作诗中,如“稠叠多幽事,喧呼阅使星”(«秦州杂诗»
其九)、“羌童看渭水,使节向河源”(同前,其十)等句,都应是对其频繁见闻的唐

朝入蕃使节活动的真切记录.诗人作于肃宗至德二载(７５７)的«送杨六判官使西

蕃»诗,则正面反映了唐向吐蕃遣使借兵的外交行动.诗的前八句云:
送远秋风落,西征海气寒.帝京氛祲满,人世别离难.绝域遥怀怒,和

亲愿结欢.敕书怜赞普,兵甲望长安.
首二句以一幅萧瑟凄冷的秋景起势,渲染入蕃使节此行的任重道远,三句“氛祲”
二字,揭示出使节出使起因是长安遭难,唐方希望获得吐蕃协助.后四句分别从

吐蕃与唐朝着笔,既云吐蕃有结好助战的主动意愿,亦明确表示唐方对吐蕃出兵

有急切祈盼.
肃代之际唐蕃通使在诗歌创作中所造成的第二点重要影响,是唐朝社会起

初对及早扼制吐蕃兵锋仍有一定信心,由此所带来的,则是相关诗歌中表现出的

虽然新愁无限却犹怀希冀的复杂情绪,郎士元«送杨中丞和蕃»诗云:
锦车登陇日,边草正萋萋.旧好寻君长.新愁听鼓鼙.河源飞鸟外,雪

岭大荒西.汉垒今犹在,遥知路不迷.
按,据陶敏考证,此诗作于唐代宗永泰二年(７６６),所送者为阳济,“杨”为“阳”之
误.〔１２〕其时正处唐与吐蕃在安史乱后的第一轮高烈度碰撞,西北数十州已经陷

落(这就是诗中“新愁”一语的背景),但一方面唐方遭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吐蕃

在唐的严防死守下也不断损兵折将,因此,尽管诗的大半部分对入蕃使节启登前

途表示矜念之意,但最后“汉垒今犹在,遥知路不迷”两句却仍然在作形势并非无

可挽回,故地遗民仍有被及早收复可能的强烈暗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一

时期中原社会对于尽快遏制吐蕃兵锋,尚存有一份乐观昂扬的志气.
不过这种乐观显然并未能持续多久,德宗即位之初,即谋求与吐蕃妥协,建

中三年(７８２),双方会盟清水,吐蕃对河湟千里土地的占有获得承认.其实,早在

盟约正式达成之前,一些知晓内情的人,就已经含蓄地在诗歌中表达了对土地民

众沦陷将成事实的怅惘失望,如:
凉王宫殿尽,芜没陇云西.今日闻君使,雄心逐鼓鼙.行当收汉垒,直

可取蒲泥.旧国无由到,烦君下马题.

　　　　　　　　　　　　———李益«送常曾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
按,常鲁出使吐蕃,时在建中二年,实为清水会盟预作准备,因而他对会盟将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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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的内容特别是双方各自的诉求与底线,无疑是清楚的.李诗中间四联虽然有

顽强不屈、志在收复的峥嵘之意,但首句以“凉王宫殿尽”起笔,已暗含着对西北

土地陷入外族的惋惜,而末联“旧国无由到,烦君下马题”,则更是明确地表示此

后难有亲临故地之机会,只能将满腔眷念托由同样承担沉重心理荷载的入蕃使

节转为致意.将李诗与郎士元诗对读,形势的巨大变化及其给社会心理所带来

的剧烈震荡,不难察觉.
唐宪宗在位期间,曾一度再次兴起反攻吐蕃的动议,但受制于唐中央朝廷的

倾轧与边政腐朽,一切努力均告无果而终,到了后来,中原士庶对收复失地、拯救

遗民几近绝望,这也在当时的通使诗歌中有鲜明折射:
萧关路绝久,石堠亦为尘.护塞空兵帐,和戎在使臣.风沙去国远,雨

雪换衣频.若问凉州事,凉州多汉人.

　　　　　　　　　　　　　　———姚合«送少府田中丞入西蕃»
姚合所送者为文宗大和六年(８３２)出使吐蕃的田群,上距长庆会盟已逾十年.此

时的唐蕃边境基本回归和平,吐蕃也无力再对唐展耀兵威.然而对这些无时不

在系念西方的唐朝诗人来说,他们始终认为这份和平,是以牺牲河湟千里土地民

众为代价的.此诗首联说西北与内地的交通之路隔绝已久,那些作为唐对西北

土地所有权象征的“石堠”早就风化成尘.〔１３〕尾联则说,尽管不通音信,但沦陷区

的民众依然不忘故国,他们依然能清晰地述说其曾经见证过盛世繁华的凉州城

的旧事.一正一反,传递出诗人对局面无可挽回的无奈与不甘.颔联则在联内

进行尖锐对照,意思是说,那些本该履行使命的边防军队早已收兵撤帐、偃旗息

鼓,只留下这些辛苦的入蕃使节仍在作辛苦的往来奔走,言辞中满含对于当权者

无所作为的愤恨.与李益时代的单纯的情感纠结相比,此诗所展现出的是一种

带有反顾性的对历史冷静的观察与深刻的反思.

三、体现唐与吐蕃亲善的真挚诚意

唐与吐蕃交流碰撞两百余年,猜阻、欺诈、僵持,直至大规模高烈度的武力对

抗,确实在相当时间与范围里不断发生,给彼此都带来巨大损失.按说这样一种

关系基础,极可能会埋藏下民族仇恨的种子,但是令人惊异的是,唐与吐蕃却能

在双方都已衰落、关系临近结局的背景下,依然能克服困难、达成和议,并且将和

议刻上石碑.在高原圣城拉萨的大昭寺前,至今仍矗立着这座历经千年风霜的

唐蕃会盟碑,碑上镌刻着用汉藏两族文字书写的碑文.〔１４〕按,此碑立于唐穆宗长

庆三年(８２３),是唐蕃长庆会盟的最终成果.当时唐与吐蕃均已衰落,但从碑文

中看,双方既如实承认彼此关系存在的问题,更突出重申唐蕃是舅甥亲戚之国,
强调要在有效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共同开创“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

之义”的新局面.这份相向而行的坦诚与作为,显示出唐与吐蕃都有推动民族友

好的积极意愿.
唐蕃会盟碑成于晚唐,但这绝不意味着这种维护友好的实际行动,只是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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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均至国势衰落之时,不得不作此“变通”,其实,在漫长的唐蕃交往史中,推动

和平友好的力量一直存在.正是这股力量,保证唐与吐蕃两大政权,无论关系遭

遇怎样的困难,都能最终回到和平友好的轨道上来,这在唐诗对于唐与吐蕃通使

活动的书写中即有充分体现.
唐诗对于唐与吐蕃通使活动的书写,从初唐一直持续到晚唐,几与一部唐蕃

关系史相贯穿,这本身就是持续不断推动友好的最好证明,而如果细察有关书写

的具体内容,就更能体会出唐与吐蕃两大政权,为了维护民族友好和睦的大局,
付出了何等的心血与智慧.

唐与吐蕃都是中古时期有着强大政治军事实力的政权,如何相处,此前并无

太多先例可循.但是,在实际的接触磨合中,双方都较快地认识到和平友好之

益、对抗冲突之害.从唐方来看,在安史之乱之前,它对吐蕃尚能保持较为明显

的优势,但即便如此,唐最高政治集团与社会各界,主流意见还是希望双方能保

持友好.上引初唐张说、杜审言在送入蕃使诗中,即一再申述和戎修好的重要.
玄宗朝后期,虽然穷兵黩武的军事冒险,让双方关系遭到破坏,但一则即便是在

讴歌边疆战争的边塞诗中,诗人们仍强调恢复和平才是最终目的.〔１５〕另外一方

面,唐与吐蕃的和平通使仍在持续,由和平友好所带来的双赢乃至多赢成果,即
便是在时过境迁之后,仍为人所乐道.安史之乱以后,唐应对吐蕃越来越力不从

心,吐蕃对唐的寇扰与蚕食,尽管在唐朝社会引起强烈反应,但善良的人们仍希

望吐蕃能够及早改弦更张,中晚唐描写唐与吐蕃通使的诗歌中,“继好”“和戎”
“旧好”等词反复出现,就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对和平友好的期待心理.

唐方为了展现尊重吐蕃.维护友好的诚意,有时为对方使节履职提供细致

周到的安排.从历史资料中的相关记载来看,吐蕃使节经常受到唐朝皇帝、宰臣

的亲自接见、宴请或陪同参访,这在诗歌中也得到充分印证.如中宗朝的吐蕃使

名悉猎使唐期间,就曾获与王室成员游赏、联诗,〔１６〕而中唐王建«宫词»其八则云:
未明〔１７〕开著九重关,金画黄龙五色幡.直到银台排仗合,圣人三殿对

西番.
王建«宫词»百首是以描写宫禁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组诗,大致作于元和末年.〔１８〕

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其“多言唐宫禁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往往见于其诗.”
此诗所写则是皇帝接见吐蕃(西番,即吐蕃)使节的场景.按此诗首尾四句,其中

前三句都是描写宫廷装饰之奢华与仪式之繁缛,最后一句才交待主旨,亦即如此

庄严之布置实为接见吐蕃使者而设,或许安排者的初衷是想让吐蕃使节得以瞻

仰大国文物制度之盛,但这也说明唐方对于吐蕃使节来访重视,采用了最高的接

待规格,其所包含的对于构建友好双边关系的期待则是不言而喻的.
除王建诗外,沈亚之«西蕃请谒庙»一诗也颇可注意,诗云:

肃肃层城里,巍巍祖庙清.圣恩覃布濩,异域献精诚.冠盖分行列,戎

夷辨姓名.礼终齐百拜,心洁表忠贞.瑞气千重色,箫韶九奏声.仗移迎日

转,旌动逐风轻.休运威仪正,年推俎豆盈.不才惭圣泽,空此望华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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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写的是吐蕃使节拜谒唐朝太庙时的庄穆之景.按,太庙作为皇室供奉祖

宗牌位的场所,是唐王朝最为神圣之地,只有在举行重大典礼时方允一定品级的

臣僚按例瞻仰,一般外国使节是无由入内的.如长庆元年唐蕃会盟之时,曾发生

过这样一个插曲,«册府元龟»卷９８１“外臣部􀅰盟誓”载云:
穆宗长庆元年九月,吐蕃请盟,帝许之.宰相欲重其事,请告太庙,太常

礼院奏曰:“谨按肃宗、代宗故事,与吐蕃会盟,并不告庙.惟德宗建中末,与
吐蕃会盟于延平门,欲重其诚信,特令告庙.至贞元三年会于平凉,亦无告

庙之文.伏以事出一时,又非经制,求之典礼,亦无其文.今谨参详,恐不合

告.”从之.
从太常礼院的这份奏文来看,唐方对于是否允许吐蕃告庙一事十分慎重.而且

从肃宗至穆宗的六十五年里,单就会盟而告庙,似乎只在建中四年唐蕃清水会盟

时曾发生过一次,沈亚之,原籍吴兴,元和十年(８１５)进士及第,曾短暂入泾原李

汇幕,后入朝任秘书省正字职,长庆元年登科入仕,随即被任命为栎阳尉,大和初

曾一度内调御史中丞,此后便一直在地方任职.〔１９〕也就是说,如果长庆元年吐蕃

告庙一事果真因太常礼院之奏请而作罢,那么沈氏所睹之西蕃谒庙一事只会在

元和末年与大和初年两段时间内发生.而无论是哪次,都说明唐方确有破例允

许吐蕃使节谒庙之举,这一例外同样可以作为唐方礼遇吐蕃使节的证据.
唐方如此,吐蕃方面又是如何做的呢? 在有些汉文史料中,有时会把吐蕃统

治集团描写得十分凶残,其实吐蕃内部也从不缺推动和平的政治力量.杜甫«喜
闻盗贼总退口号»其一中回顾玄宗朝吐蕃遣使来唐:“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

止烟尘.”说明即便是在玄宗朝唐蕃鏖战之际,吐蕃仍有主动通使的意愿与实践.
同样,中晚唐时期尽管唐蕃长期陈兵相对,但从唐诗的有关描写中,可见吐蕃对

于入蕃唐使也有热忱接待.
上文指出,唐方对于吐蕃使节多有善待,其实吐蕃对于唐朝入蕃使,也能予

以悉心照料.如杜甫诗云:“边酒排金盏,夷歌捧玉壶”(«送杨六判官使蕃»)、刘
禹锡诗云:“路因乘驿近,志为饮冰坚.毳帐差池见,鸟旗摇曳前.”(«送工部张侍

郎入蕃吊祭»)杜诗写蕃方以酒馔歌舞迎接使者,刘诗写沿途有驿马供乘坐,有陪

行者扬旗为前导.是否合乎历史事实呢? 姑引吕温作于使蕃途中的«代张侍郎

起居表»«代都监使奏吐蕃事宜状»两文,前文云:
臣某言:孟秋犹热,伏惟圣躬万福.臣以去月二十一日到薄安山,见蕃

胡尚绮里徐等,同令盈珍等却回奏事,令臣取今月发赴衙帐者.伏惟圣德柔
     

远
 

,皇明烛幽
    

,蕃情大欢
    

,酋帅知感
    

,虔奉朝旨
    

,宾礼使臣
    

,迎劳肃躬
    

,馈饩丰
   

洁
 

,益知向化
    

,弥表革心
    

.臣恭备单车
     

,不胜庆忭
    

.严程方始,绝域未穷,白

日在天,瞻仰如近,青蒲之地,伏奏犹赊,感恋彷徨,罔知攸措.无任犬马屏

营之至,谨因中使第五忠宪附表起居以闻.
后文云:

右,臣前月十四日至清水县西,吐蕃舍人郭至崇来迎,便请将书诏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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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以二十一日到薄寒山西,去蕃帅帐幕二十馀里停止.至二十三日方见尚

绮里徐、拨布、论乞心热,奉宣进止,兼付赐物,莫不祗奉圣恩
      

,感悦过望
    

,部
 

落欢忭
   

,道路讴歌
    

.加以接待殷勤
      

,供亿丰厚
    

,竭诚归化
    

,形状可知
    

.臣亲睹
   

蕃情
  

,不胜庆跃
    

.绮里徐等固欲令臣与薛伓? 领蕃使却归奏事,臣当时苦

争,请赴衙帐,自辰及午,意竟不移.今日再见恳论,尽词往复,势既难拒,恐
失事宜,即於今月五日令臣与张荐分背便发.彷徨中路,忧惧实深,心魂震

惊,进退无据.谨勒某官某乙陈奏以闻,谨奏.
加点处的这些记录表明蕃方确实对于入蕃唐使待以很高礼节,而杜甫、刘禹锡等

人于诗中所写,则表明这种礼节已在唐朝社会内普遍传开,为当世所习察.吕温

本人在吐蕃期间所作诗文,不仅无一处显示其曾遭到不恭对待,而且还透露出其

在卧病之时,被蕃方安排于具有国宾馆性质的“别馆”〔２０〕之中的珍贵消息,这无

疑是唐使受到善待的最有力证明.
毋庸讳言,唐与吐蕃的交往,确实存在各种矛盾,像平凉劫盟那种大规模拘

系对方使节的极端情况,也确曾出现过,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相对于和平友好,这
些矛盾都是支流、是暂时的现象.诗歌中对唐与吐蕃通使活动的相关书写表明,
双方都有维护友好的真挚意愿.甚至矛盾也不可怕.因为,很多时候,恰是在对

矛盾的化解中,各自品格得到磨练、各自胸襟得到开拓、各自智慧得到提升,最终

又内化为维护友好、增进团结的更为深厚持久的精神推动力.

四、记录唐朝入蕃使节的内心歌哭

使节是民族交往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他们固然不需要像前线将士那样

奋斗牺牲,也不会承受后方或沦陷区民众所遭遇的流离苦难,但是长途远征的艰

辛,与自身所负之重大政治使命,却使他们担荷着巨大的身心压力.有时,使节

履职之时,还难免会遭逢各种意外和屈辱.〔２１〕这些体验,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唐诗中对于唐与吐蕃通使活动的书写,有助于了解使节群体在奔走辛劳中的内

心歌哭.
唐与吐蕃原先接触有限.但是实际政治军事利益的纠葛冲突,却使双方不

得不展开各种形式的了解认知.尤其是当单纯的武力较量无法根本解决矛盾之

时,使节就被推向前台.对于长期生活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来说,要让

他们亲往立国于青藏高原上的邻邦,翻山越岭的长途跋涉、高寒缺氧的恶劣环

境,即便是在医疗水平大为改善的现代,仍然难免不适,更遑论在条件艰苦的古

代.因此当入蕃使节启程远征之时,他们首先就要面对身体上的严酷考验.前

引张说诗中,诗人如是描绘他所见到的初使归来的郭元振:
容发徂边岁,旌裘敝海色.五年一见家,妻子不相识.

一次使蕃延时五年,回来之后便是衣衫褴褛、容颜憔悴之状,甚至连妻子儿女都

难以辨认,可见旅途的艰辛,给入蕃使节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何等损害.
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比,使节们还要面对匹马孤征的孤独:“落泪军中笛,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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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塞上鸡”(陈羽«冬晚送友人使西蕃»);异族习俗的不适:“俗殊人左衽,地远水

西流”(耿湋«奉送崔侍御和蕃»)􀆺􀆺.杜甫«王命»诗中云:“血埋诸将甲,骨断使

臣鞍”,将入蕃使臣身体上所受之折磨与前线将士的流血殒命并提,足见这种劳

苦悲辛,让全社会对于使节群体在长途跋涉中所承担的沉重精神负荷,自然产生

一种真诚矜念.
唐人远使吐蕃,有时还意味着因远离政治中心,可能会丧失一些升迁的机

会.所以有些人不愿意承担这样的使命,如中宗选任使节送金城公主和蕃,连续

两位朝臣都予以拒绝.〔２２〕到了德宗建中四年,奸相卢杞甚至为了打击政敌李揆,
不顾李年老体弱,执意进言德宗,选任李揆出使吐蕃,直接造成李揆恨逝途

中.〔２３〕初唐张宣明«使至三姓咽面»诗中云:“东都日窅窅,西海此悠悠.”特别点

出当时的“东都”洛阳,虽或不必过度索隐,但如果说诗人确实存有一份因远离政

治中心而潜生的落寞,应当不至于太偏离诗人本意.
到了中晚唐,由于吐蕃长期占据河湟土地,朝廷迟迟无力收回,这又使得一

批批入蕃使节们的心理上再添重压.韦应物«送常侍御鲁却使西蕃»中间两联

云:
本是诸生守文墨,今将匹马静烟尘.旅宿关河逢暮雨,春耕亭障识遗民.

在诗人看来,常鲁原为一介书生,本来无需也无分承担起严肃的政治使命,但如

今烟尘不消,万方多难,是形势的逼迫,才促使他这样的书生启程赴命.然而常

鲁此行,是为了准备将要确认弃河湟土地民众于外的清水会盟,当他亲履故地、
亲见遗民,他将如何面对父老们祈盼的目光? 这份心理煎熬,让中唐以后每一个

入蕃使节在履行使命之时,都更显内心郁结.
艰苦、孤独,以及那些各种各样明言或不易明言的内心深曲,虽然可能无时

不在折磨着使者们的身体与精神,但是使者们毕竟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他们的身

上毕竟寄托着万千信任与期待,张宣明回望故国,固然难免牵挂,但是———“岂不

服艰险,只思清国雠!”那份清醒却也片刻不曾放下.张宣明如此,所有的入蕃使

节又何尝不是如此? 韦应物送李益,虽然对其内心感受体贴入微,但最后仍要以

“此去多应收故地,宁辞沙塞往来频”的坚韧之语相激励.其实,在送别入蕃使节

的诗歌中,类似的激励从来不曾缺席:
期君万里侯,立功在异域.

　　　　　　　　　　　　———张说«送郭大夫元振再使吐蕃»
慎尔参筹画,从兹正羽翰.归来权可取,九万一朝抟.

　　　　　　　　　　　　　　　　———杜甫«送杨六判官使西蕃»
青史书归日,翻轻五利功.

　　　　　　　　　　　———权德舆«送张曹长工部大夫奉使西蕃»
应尽平生志,高全大国仪.

　　　　　　　　　　　　———无可«送田中丞使西戎»
上引四诗分别创作于唐蕃关系的不同阶段,从中可见,无论唐蕃关系形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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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又抑或遭遇何种困难,全社会都对使节群体的特殊责任有清晰认知,也对使

节为国纾难尽忠的崇高精神予以了积极评价.
在唐代入蕃使节中,吕温是唯一一位留下组诗较为完整记录使蕃经历与心

境的使节.关于吕温使蕃事迹,«旧唐书»卷１３７«吕温传»有较详记载,«传»云:
(贞元)二十年冬,副工部侍郎张荐为入吐蕃使,行至凤翔,转侍御史,赐

绯袍牙笏.明年,德宗晏驾,顺宗即位,张荐卒于青海,吐蕃以中国丧祸,留

温经年.时王叔文用事,故与温同游东宫者,皆不次任用,温在蕃中,悲叹久

之.元和元年,使还,转户部员外郎.时柳宗元等九人坐叔文贬逐,唯温以

奉使免.
这段史文,对吕温使蕃经历以及在其使蕃途中朝局的变化均有交代,将其与

吕温使蕃纪行诗对读,可很典型反映出唐代入蕃使节内心思想的代表性特

征.〔２４〕

首先,吕温作为王叔文所看重的“东宫”旧人,本来或将无所意外投身于贞元

革新政治运动之中,但却因为远使而与其失之交臂.尽管在史家看来,正是由于

他的使蕃,使其侥幸避开了其后对王叔文党羽的整肃,但是诗人自己可能并不这

样认为.请看其作于滞留吐蕃期间所作之«吐蕃别馆卧病寄朝中诸友»:
星汉纵横车马喧,风摇玉佩烛花繁.岂知羸卧穷荒外,日满深山犹闭门.

又,«青海西寄窦三端公»
时同事弗同,穷节厉阴风.我役流沙外,君朝紫禁中.从容非所羡,辛

苦竟何功.但示酬恩路,浮生任转蓬.
又,«吐蕃别馆中和日寄朝中僚旧»:

清时令节千官会,绝域穷山一病夫.遥想满堂欢笑处,几人缘我向西隅.
吕温使蕃前后,唐与吐蕃的信息传递是通畅的,永贞革新的发动与夭折,吐蕃王

廷当能在第一时间知晓并作出安排应对,也即为吕温所悉.这三首诗,都是在抒

发自己远离同僚、孤处绝域的落寞,表达出自己不能参与叔文党改革的遗憾.
按,吕温既然与王叔文相交已久,对于王叔文的政治主张与谋划必定相当了解,
如今,当友人们在朝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改革,而自己却望洋兴叹,内心必然是萧

索的.特别是«吐蕃别馆中和日寄朝中僚旧»一诗末句,委婉地表示对朝廷任命

自己远使的不满.这其实也是使节远离政治中心的一种自然心情流露,与前述

纪处讷、赵彦昭、李揆等人的心理,并无本质不同.
入蕃使节需备尝远途艰辛,此为人所共知,但之前只在关于入蕃使节的各种

公私迎送诗中,借送行者的矜念表现出来,使者自身体验究竟如何? 在吕温诗

中,终于有了切近的表现.上引诸诗中,如“穷荒”“绝域”“深山”等语,反复出现,
足见其对自身所处恶劣环境的感受.而吕温«蕃中拘留岁馀回至陇石先寄城中

亲故»一诗,更是满含血泪地表现出自己不忍回望此段行程的悲苦心情:
蓬转星霜改,兰陔色养违.穷泉百死别,绝域再生归.镜数成丝发,囊

收抆血衣.酬恩有何力,只弃一毛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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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说自己远使经年,未尽到身为人子的责任,又为自己还能从绝境中生还感到庆

幸,而“镜数”两句,作为诗人的自我写照,足以证明张说眼中郭元振的印象不虚,
可见入蕃使节们一遭来回,确实要付出十分沉重的健康代价.

作为中唐时期的入蕃使节,吕温也无可回避地会面对故地遗民的问题.河

湟落蕃期间,遗民们的境遇,一直为整个中原社会所牵挂,但是由于无法亲见,多
为悬想.吕温作于使蕃途中的«经河源军汉村作»«题河州赤岸桥»二诗,就首次

以使节的视角,对遗民群体的生存情状,尤其是他们顽强坚守民族文化传统的壮

举与急切渴盼故国派人解救的心情予以了忠实的记录.前诗云:
行行忽到旧河源,城外千家作汉村.樵采未侵征虏墓,耕耘犹就破羌屯.

金汤天险长全设,伏腊华风亦暗存.暂驻单车空下泪,有心无力复何言.
后诗云:

左南桥上见河州,遗老相依赤岸头.匝塞歌钟受恩者,谁怜被发哭东

流.
中唐时期,诗歌中对遗民神态心境描绘最为细致的,当属元稹、白居易的同题«西
凉伎»«缚戎人»等作,但元、白都未到过河湟故地,所据均为传闻,虽然大节不虚,
但着意经营之处也显而易见.吕温此处所写,则确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所以

他笔下的樵采耕耘之景、遗老相依之状,虽只是淡淡写出,却自有一种朴质得痛

彻心扉的力量在.作为使者,面对如此景象,他一方面也会发出“匝塞歌钟受恩

者,谁怜被发哭东流”的高声质问,希望朝廷能有所振作,另一方面却只能说:“暂
驻单车空下泪,有心无力复何言.”自问之间,满含无奈与自责.这些诗句,又何

尝不是入蕃使节在个体饱尝艰辛之外,于精神上心理上所受到的更大更为残酷

的摧磨?

注释:
〔１〕陈寅恪先生即曾深具眼光地指出:吐蕃“强盛之长久,为与唐接触之诸外族所不及,其疆土又包延

中国(唐朝)之西北境”“与唐朝之竞争影响甚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编)

〔２〕吴逢箴:«送入吐蕃使诗浅析»,«西藏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３〕余恕诚、郑传锐:«唐人出使吐蕃的诗史———论吕温使蕃诗»,«民族文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４〕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３编,第１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２７６页.

〔５〕“曾”应作“鲁”,“川”应作“州”,关于常鲁出使吐蕃事,参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５６页.

〔６〕唐玄宗有«命李暠使吐蕃制»(«全唐文»卷２３)、«命崔琳使吐蕃诏»(«全唐文»卷３０)、«赐金城公主

书»(«全唐文»卷４０)、«赐吐蕃赞普书»(同前)等文,又张九龄代玄宗起草之«敕吐蕃赞普书»«敕金城公主

书»(文载«全唐文»卷２８６－２８７)等文,均为唐玄宗与吐蕃赞普、金城公主往来交流的产物,而相关书札的

传达递送,都有赖于彼此使节.

〔７〕中唐以后,有不少送人使北蕃诗,如权德舆:«送张阁老中丞持节册吊回鹘»、朱庆馀:«送于中丞入

蕃册立»、雍陶:«送于中丞使北蕃»等作.而曾经一度离唐附蕃的南诏,在贞元年间经由韦皋等人的细致

工作,重新遣使来唐,在元稹、白居易同题«新乐府􀅰蛮子朝»中也有生动刻画.

〔８〕王树森:«论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的民族史意义»,«文学遗产»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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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敦煌伯２００５卷所录之四言歌谣中“秃发狂瞽,侵我西土.皇赫斯怒,爰整其旅”数句即已可见女

皇之盛.

〔１０〕按,据陶敏等所考,圣历二年,元振官未至大夫,而其行大,故“夫”字为衍文,参见陶敏、傅璇琮: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７３页.

〔１１〕按,此诗之“和西蕃使”,诸家均未确认究为何人,唯陶敏等系张说«和戎篇送桓侍郎序»于长安三

年四月,据张序,似有集体送别,杜审言当时或躬逢其会,暂定于此.参见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

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００页.

〔１２〕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辽海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５６－３５７页.

〔１３〕按,白居易:«西凉伎»诗中“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两句自注云:“平时开远门外立堠

云: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为万里行,其实就盈数也.”可见,石堠起着重要的路标作用.

〔１４〕按,原文见王尧:«吐蕃金石录»,«全唐文»卷９８８题作«盟吐蕃题柱文».

〔１５〕王树森:«唐蕃角力与盛唐西北边塞诗»,«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１６〕名悉猎中宗景龙年间曾作为迎亲使来唐迎接金城公主,期间获与唐宗室游宴联句,深受优礼.开

元十八年,名悉猎再次随唐使皇甫惟明等人来唐,«旧唐书»卷１９６上«吐蕃上»记云:“十八年十月,名悉猎等

至京师,上御宣政殿,列羽林仗以见之.悉猎颇晓书记,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长安,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及

是上引入内宴,与语,甚礼之,赐紫袍金带及鱼袋,并时服、缯彩、银盘、胡瓶,仍于别馆供拟甚厚.”

〔１７〕当作“朱明”,参贺忠:«唐王建‹宫词›笺证»(复旦大学２００６届博士学位论文)此诗笺证.

〔１８〕陶敏、傅璇琮、李一飞:«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８１１页.

〔１９〕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３册,卷６,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８６－９３页.

〔２０〕田峰:«吐蕃别馆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２１〕历史上,人们可能对南宋使金的痛心情景印象很深:宋向金称侄纳贡,许多使臣受侮辱、遭扣留,

甚至丧命,以至使者所作诗中经常出现要“奋身徇主”(王之望«出疆次副使淮阴舟行»)、“身糜鼎镬”(京镗

«留金馆作»)一类言词.唐代入蕃使节,虽在多数时候受到对方善待,但在若干特殊情形下,也难免有遭

辱之虞,可举一例为证.«册府元龟»卷１３２«帝王部􀅰旌表二»:“永隆二年四月,赠故吉州长史陈行焉睦州

刺史,旌忠节也.初行焉使吐蕃,吐蕃大臣钦陵使行焉拜伏,行焉拥节不屈,临之以兵,竟不从,因被拘留

十余年而卒.至是丧还.帝深嘉叹之,故赠官焉.”

〔２２〕分别是纪处讷与赵彦昭,事见«资治通鉴»卷２０８,“(睿宗景云元年正月)上(按,指唐中宗)命纪处

讷送金城公主适吐蕃”条,第６６３９页.

〔２３〕事见«资治通鉴»卷２２７,“(建中四年六月)庚午”条,第７３４７页;同书卷２２９(兴元元年四月)“左

仆射李揆自吐蕃还,甲子,薨于凤州”条,第７４２６页.

〔２４〕按,本处所讨论的吕温使蕃诗歌的文学价值,有据前引余恕诚先生论文发挥处,不再重新出注.

所需交代的有一点,余先生论文最后,制作了«吕温使蕃经过及其作品一览表».我曾根据«旧唐书􀅰张荐

传»、权德舆«唐故中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馆修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充吊赠吐蕃使赠礼部尚

书张公墓志铭(并序)»、吕温«代张侍郎起居表»«谢章服表»«代都监使奏吐蕃事宜状»等文、权德舆«张工

部至薄寒山下有书,无由驰报,輤车之至,倍切悲怀»等诗,向老师提出了关于吕温出使吐蕃经历的几点疑

问.如吐蕃是否因所谓唐朝政局动荡而扣留吕温? 作为正使的张荐究竟在何处病故? 吕温又是何时代

理其职? 吕温后来卧病在哪里休养? 认为诸家记载有矛盾扞格之处(原文较繁,此处一并省去).这些疑

问提出以后,老师做了认真考虑,认为史书中所云张荐、吕温行程确有不明之处,但他认为在未有新的确

切证据前,这些问题可暂时放置.

〔责任编辑:李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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